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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文化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

彭青龙

摘　要：核心素养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概念，强调可教、可习和可迁移的能力，与具有静

态、抽象品质的素质形成互联互动关系。基础教育领域对核心素养的研究，为高等学校学科

核心素养的探索提供了借鉴。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应

该包含过硬的政治素养、宏阔的格局素养、坚实的学科素养、融合的媒介素养、深厚的人文

素养、赋能的科技素养和创新的实践素养。其中，政治素养是根本，贯穿于立德树人教育和

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媒介素养是关键，是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急需补齐的短板。

应通过核心素养的系统性教育，使跨文化传播人才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

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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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文化强国工程，也

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志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仍然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总体上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不强，与我

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很不相称，这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的中美舆论战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尽管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极尽抹黑之能事，但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

一边，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广大发展中国

家一边”[1]。因此，随着中国向强国迈进步伐的加

快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特别是国际传播能力

的提升，这种“被动”局面将会逐步扭转。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队伍建设，必须培养一批善

于从事国际传播的跨文化传播人才。目前国内大

多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论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和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胡正荣倡导“智

能化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2]，廖祥忠提出“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

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3]，陈虹和

郑广嘉提出“全球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4]

等。很少有论著从跨学科，特别是外语学科的角度

来探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及其核心素养问题。

事实上，外语学科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

力量，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力量，因为其多语种优

势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的。国际传播不仅

仅限于通用语，如英语的国际传播，还有许多非通

用语种的国际传播，如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西

班牙语、印地语等。因此，不仅应该大力倡导跨学

科协同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而且应该打破院校的

围墙和校企之间的壁垒，汇集学科内外、院校内外

和校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智慧与力量，共同提高

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学理需求和现实要求之间的有机统一，以及知识、

能力、素养和素质的完美结合。那么，何为核心素

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本人

试图围绕素质和核心素养的内涵，以及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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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核心素养谈一点看法。

一、素质教育中的核心素养

素质教育是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和全人发展的

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居于中心地

位。邓小平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

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

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5]1999年6月13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6]，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2006年，素质教育被写入了新《义务教育法》[7]，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8]更是把素质教育上升到战

略的高度。2017年，素质教育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

报告。至此，素质教育成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推动着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9]，更是提倡素质教育的重要

举措，必将对年轻一代的素质教育和全人发展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教育是并行不悖的。素

质和素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素

质”一词本是生理学概念，主要是指人的神经系

统、脑的特性，以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生理解

剖特点，这些特点是能力发展的基础。[10]人的素质

是人原本具有的、相对稳定的综合性质量或品质，

具有本源性、根基性、潜在性、综合性等特征。它

起始于生命之初，经由生理、心理、文化、思想等

四个不同层次，逐步生成、趋于完善。虽然素质是

一个静态的整体抽象的概念，但因其是先天禀赋与

后天教养的“合金”[11]，因而着力提升后天教养以

促成结果的优良性是关键问题。“素养”是个体在

特定的情境下能满足复杂要求与挑战，顺利地执行

生活任务的内在先决条件。它强调通过“知识、能

力、态度、价值观”的应对满足环境需求，其中

“态度、价值观”是素养的根基。由于素养是后天

习得的，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的动态概念，因此，

从理论上讲也应该是可测评的。素质通过“知识、

能力、态度、价值观”的整合，特别是通过可教、

可习、可迁移核心素养的培育，实现素质的结果优

良。从这个角度来看，素质是素养的上位概念。[12]

核心素养是满足个人终身发展与社会进步所

必需的关键素养，国际组织和学界对此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合组织、欧

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分别提

出了核心素养的指标框架。如欧盟提出了“知识、

能力、态度”三个维度[13]，经合组织将“互动地使

用工具，在社会异质群体中互动和自主行动”[14]作

为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美国则更加注重学习、工

作和生活技能，强调“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

体与技术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15]。由此可以看

出，尽管以往的研究成果出发点不同、侧重点各

异，但都从不同角度充分考虑了环境和个体的差异

性。其中，沟通能力、协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以及信息素养等均是各组织、

各国关注的关键内容，而这些能力和素养正是基于

未来对人才的需求而制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各国都十分重视信息素养在

核心素养中的作用。在各组织和各国的核心素养指

标体系中，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使用工具”“信

息、媒体与技术技能”“数字化素养”“科学与技

术”等“工具”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信息素养是应

对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键素养。第四次技术革命以

互联网为平台，以大数据、智能为标志性技术，开

启了“数据—信息—知识—智慧/价值创造”迭代升

级的互联网知识经济时代。[16]大数据的本质特征是

去中心化，让世界呈现无中心现象，然而数据的关

联性又使得处处皆是中心，让一切皆有可能。智能

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整体，弱化了个体力量，即人

类集体价值仍存，个体价值呈现“渐弱”趋势。[17]

大数据、智能技术的这些本质特征让链接、赋能、

共享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题，促使“协作”从

一种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精神。而这与移动互联网原

住民的群体特性产生冲突，他们多为独生子女，个

性十足、特立独行，心理安全感较低。如何在“享

受高度自治”“协作共享精神”“固化责任”等方

面寻求平衡是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18]如何培养学

生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更是核心素养教育中不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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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国对核心素养的研究及应用几乎与世界各

国同步，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20世
纪80年代，教育界开始就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最初的素质教育主要是

为了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但经过多年的实践，素

质教育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的核心理念。2014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全

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强调“研究制订……高等

学校相关学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各

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把核

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19]，

明确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

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这

是我国首次以文件或者指导意见的形式，从国家层

面对核心素养教育以及核心素养体系的建立提出明

确的要求。《意见》显示出我国人才培养的指导方

针从过去注重素质教育的“结果”，到关注学生核

心素养的“培育”，强调“可教、可习、可迁移”

的培育过程及实现路径，体现了加强教育质量过程

管理的指导方针。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为不同学段的学生画了“全人像”，即

“培养什么样的人”，突出知识、能力、情感、态

度、价值观，具体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

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 
养。[21]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

正式回应和落实不同学科、学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培

育问题。《国标》的发布与实施对于“培养什么样

的人”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的培育，从侧重基础

教育的素养培育到大中小学素养培育的全覆盖，显

示出我国教育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才培养的

体系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

者认识到，尽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

面有显著的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割裂无疑是有害

的，应该做到有机衔接，甚至构建“一条龙”的人

才培养体系。戴炜栋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

语教学‘一条龙’体系”[22]，束定芳强调“到了高

中阶段，学习能力应该与思维品格相结合”[23]。事

实上，基础外语教育与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密切，在

制定《国标》时，应该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前后

衔接和互联互通。新近出版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教

学指南》）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对《国标》进行了

操作性分类和细化。如《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对

“素质”做出了明确的描述：“本专业学生应该具

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

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

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

养。”[24]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国标》还是《教

学指南》，对“素质、知识、能力”的规定，都是

人才培养的底线要求，各学校应“结合本校实际情

况，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

学要求，彰显办学特色”[25]。

由此可以看出，素质教育中的核心素养不仅限

于基础教育，大学阶段也应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核

心素养体系，并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充分体现

出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学科门类众多

的缘故，致使高等教育尚未建立起核心素养体系。

尽管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和专业内涵不同，但都应该

结合自身的特点，建构起符合学科、专业规律，以

及人才成长规律的核心素养体系，从而满足学生全

人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说，高

等教育是专业教育或者学科教育，因此，其核心素

养具有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稳定性、高阶性、多样性

和丰富性。具体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我们认为其

核心素养的观测点应该围绕态度、价值观、知识、

能力和工具五个维度展开，其中知识、能力和工具

分别对应着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和超学科素养。

学科素养强调外语知识和能力的专业本色。跨学科

素养突出对人性、人情、人生、人际、人世的全面

认知和素养培育，彰显其人文底色和社会成色。超

学科素养则注重超越学科界限、以熟练掌握图像文

字和软件等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特色。它们之间

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外语学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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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核心素养。 

二、跨文化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

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导向的跨文化传播人

才培养是外语学科新的使命与担当。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人才

培养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尽

管不同时代对外语学科的需求不尽相同，但外语学

科对内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外促进中外人

文交流的定位不会改变。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复

杂，各国竞争态势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场综

合性压力测试，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

题浮出水面，“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理解赤

字”“资讯赤字”“学术赤字”和“科技人文融通

赤字”成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

“硬核”表征。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中

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高校的学科和专业

建设要主动对接国家需求，勇挑重担、积极有为。

国际传播能力事关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攸关中

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外部环境。因此，

培养包括翻译人才在内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就是解国

家之忧、纾国家之困、献国家之智的应有之意和顺

时之举。

然而，由于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旨

在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因此，在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和超学科素养等核

心素养的内涵与其他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内

涵存在差异。目前全国开设的外语类本科专业超过

120个，都应该含有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外人文

交流的一般要求，但英语专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

究方向和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都对跨文化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跨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

更加接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文化传播人才需

要掌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理论知识，因此，培养与

之相对应的实践能力也是跨文化传播人才所必备的

核心素养内涵之一。分析、比较、综合各类专业人

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我们认为，跨文化传播人才的

核心素养应该包括过硬的政治素养、宏阔的格局素

养、坚实的学科素养、融合的媒介素养、深厚的人

文素养、赋能的科技素养和创新的实践素养七个 
方面。

过硬的政治素养是根本。政治素养是政治立

场、理论水平和道德品质的综合表现，也是核心素

养中“态度”和“价值观”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

中的显性观测点。跨文化传播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

工作，要求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的思想理论

水平。在东西方矛盾加剧的背景下，特别是西方媒

体恣意抹黑中国的情况下，加强跨文化传播人才政

治素养培育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跨文化传播是

和风细雨的工作，通过春雨润物细无声的交流合作

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也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时常面临着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

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清醒的头脑，

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例如，中国在很多国家开设了孔子学院或者孔子课

堂，多数国家和民众对此持欢迎态度，但也有不少

西方国家大搞政治操弄，对此我们要开展有理有节

的斗争。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充分

认识到国际传播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严峻性，

把政治思想教育、立德树人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并通过课程思政和正反两面，甚至多面的案例

教学，系统性地使青年学生掌握政治理论知识，提

升政治分析和综合研判的能力，培育过硬的政治 
素养。

宏阔的格局素养是境界。格局是一种修养，也

是一种境界，经后天学习而得之。我们通常所说的

一个人视野有多大，格局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

实际上说的就是一种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视

野与格局决定着人生的高度。一个大视野、大格局

的人善于站得高、看得远，具有长远思维、战略思

维和综合思维，甚至对未来有先知先见之明。我国

的儒家典籍《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实际上道出了个

体、家国、天下三者之间格局的修养之道。“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26]尽管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

种政治哲学，但其文字里所蕴含的格局素养不言自

明。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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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更需要一种大视野、大

格局，从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例如，前不久，社会上流传着所谓的外语教育“取

消论”和“权重论”的观点，外语界同仁对此给予

了严厉的驳斥。我们认为，此种言论视野狭窄、格

局不高，应该从内视角、外视角和全视角看待外语

教育的功用。外语人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

设者、中外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者，在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对外开放、培养跨

文化思维、提升国际化水平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中

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是高

瞻远瞩的战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大视野

和大格局。因此，我们在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时，

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既要有家国情怀，也

要有全球视野，更要站在世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

的角度看待跨文化传播人才的使命和担当。只有这

样，我们在面对复杂形势和局面时才会冷静而自

信。格局素养是可学习和可迁徙的，要大量地阅读

和系统性训练，更要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增强

格局意识。

坚实的学科素养是基础。学科素养指的是与

跨文化传播人才相关的学科素养，具体体现在专业

领域。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其学科素养

建立在外国语言文学知识、技能的基础之上，包括

语言学、文学、翻译、跨文化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

知识和实践能力等。尽管培养外语专业人才与跨文

化传播人才的内涵不同，侧重点各异，但都需要打

好语言基本功，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学

习相关专业知识。以翻译专业为例，其课程分为专

业核心课程和分类选修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既包括

语言技能类课程，也包括基础性语言文化知识类

课程，如英语国家概况、英语文学导论、语言学导

论、跨文化交际等。分类选修课程分为口笔译类、

语言学类、文学类、文化类、国别和区域类。由此

可见，尽管翻译专业没有把国际传播当作主要的培

养目标，但依然开设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素养课

程，因为没有坚实的学科素养，就无法胜任翻译的

任务。同样的道理，若在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

人才，也必须加强外语学科素养的基本训练，否则

基础就不扎实、不牢靠。需要指出的是，为培养跨

文化传播人才而开设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并不是

为了开展语言学或者文学研究，而是通过学习对象

国语言，熟悉其语言特点和规律，进而掌握他们的

思维方式。学习对象国的文学艺术，也不仅是了解

其文学史、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而是通过文学研

读，深刻洞悉对象国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

精神，从而在跨文化传播中以对象国民众可接受的

方式，更加有效地、精准地传播中国文化。从这个

意义上讲，坚实的学科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

的基础。

融合的媒介素养是关键。融合的媒介素养不

仅包括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素养，而且还包括“正确

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

和传播信息的素养”[27]，是一种融合传播学理论知

识、媒介基础知识，以及甄别、创造和传播信息技

能的综合素养。长期以来，从事国际传播的工作者

多数是外语出身，拥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技能优势。

然而，若要在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就必

须补齐媒介素养的短板。外语基本功好，又具有新

闻传播专业的媒介素养，将使他们如虎添翼，更好

地传播中国文化。诚然，并不是所有学习跨文化传

播专业的大学生都将成为从事国际传播的新闻工作

者，但通过系统学习传播学理论知识和各种媒介传

播技能，必将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一个新

台阶。例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落实

和深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

的投资，急需大批跨文化传播人才。虽然他们并不

一定直接从事新闻传播，但依然可以依靠自己的专

业特长，从事民间外交，整体上为传播中国文化服

务。目前，教育部设立的双学位项目是培养跨文化

传播人才的一个良好契机。“外语+国际传播”双学

位项目是发挥外语优势、实现双赢的有效方式。也

许有人认为，学科之间的壁垒是制约跨文化传播人

才的瓶颈，但我们可以通过学生跨院系选课或者实

行教授“双聘制”找到破解难题之道。

深厚的人文素养是根基。人文素养主要指的

是文史哲艺术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必备的根基

性素养。尽管现代社会日趋功利化，“人文危机

论”“人文学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但在高校再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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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强调人文情怀都不为过。历史与实践证明，人文

学科为科学技术发展准备了文化条件，例如文艺复

兴解放了人性，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思想和文

化条件。中国当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与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的繁荣分不开。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爱因

斯坦、钱学森等人，不仅在科学研究上为人类社会

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文化艺术上造诣很深，成

就了他们完美的一生，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学子。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人文交流的使者，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其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也决定了跨文

化传播的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的学科分类过细，

再加上长期积累的“学科隔膜”及固有的“学科间

性”，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例如，外语

专业的学生除了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某一领域比较

熟悉之外，对中文、历史、哲学和艺术知之甚少。

据笔者在上海高校的调研，91%的英语专业大学生

在校四年阅读的中国语言文学经典著作少于五本。

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一个不懂

中国文化的人难以传播好中国文化。陈众议等学

者，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大声呼吁，外语学科

离自己的母体文化越来越远的现象值得反思，学习

外语是为了洋为中用，要增强自己的母体文化。笔

者也认为，应该加强中文素养培育，特别是在学科

实力强的外语类院校、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学校，

要多开设中国语言文化的课程，或者鼓励那些外语

好的学生到中文系选修课程，从而提高中文素养。

中国历史文化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

在人才培养中正视这一薄弱环节，弥补这一短板，

才能使国际传播更具思想性和有效性。

赋能的科技素养是手段。快速发展的科学技

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而且还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科技素养是工

具素养的具象化表现，主要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技能和科学精神。强调科技素养并非是在

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中要求学生学习深奥的科学理

论知识、复杂的科学方法、专业性强的科学技术，

而是让学生掌握普及性的科学知识、常用的方法和

技能，更多的是学习科学家的求真务实、勇攀高峰

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例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升级迭代和大数据技术的成熟，我们将生活在数字

化社会中，如何拥有“数字化生存能力”，提升数

字素养将是一个考验。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

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用图文声像制作短视频，这需

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能完成。正如梅宏院士所言：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数学的逻辑思维都是基础，学会用计算的思维去看

待这个世界，学会编程和计算的原理，将会成为未

来社会的必备技能。”[28]为了更好地应对跨文化传播

的挑战，我们需要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和合作研究，

让赋能的科技素养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

创新的实践素养是路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核心素养的唯一标准。跨文化

传播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因此高校培养跨文

化传播人才应该把实践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实

践中检验知识、能力和水平，检验创新能力。目前

《国标》和《教学指南》都对人才培养做出了具体

的规定。如“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实践课程、

专业实习、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国际交流和

毕业论文（设计）等”[29]。这些规定无疑对提升学

生的实践素养大有裨益。然而，跨文化传播人才培

养除了一般的实践要求之外，应该更加注重到涉外

传媒机构和涉外企事业单位去实习，甚至创造条件

去国外实习，使其能够早日适应国际传播的特定环

境。通过与外国人面对面的交流，感受中外文化的

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为更有效的国际传播做好准

备。如果这样做确实有困难，我们可以采用与国

外大学合作办学的模式，如“3+1”“2+2”的形

式，或者在国内读完本科，再到国外攻读硕士、博

士学位的方式，多渠道地加强实践素养的培养，在

“做”和“研”的过程中提高创新能力。

上述七种素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政治素

养是立德树人的具体表征，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

的根本，应该贯穿于课堂内外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尽管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学科特征和专业属性，但

培养具有过硬政治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

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

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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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30]因此，应该

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政治素养放在人

才培养的首位。格局素养也体现于政治素养之中，

没有政治素养的格局素养容易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

方向。以语言文学为特征的学科素养和以新闻传播

理论与实践为特征的媒介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的

一体两翼，两者缺一不可。人文素养，特别是中文

素养以及科技素养都属于跨学科素养，为跨文化传

播提供“营养”“续航能力”和“手段”。实践素

养是对其他素养的综合检验，也是创新的源泉。从

政治素养，到学科素养，再到实践素养，体现了人

才培养中的德艺合一和知行合一，从而使跨文化传

播人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

新践行者。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许

需要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影响国际话语权的

目标。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谋求话语霸权的国家，跨

文化传播的初衷是消除文化隔膜和偏见，促进中外

人文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尽管以互

联网为标志的现代技术给国际传播带来便利，但由

于部分西方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偏见，导致很多有关

中国的信息被误读、误解，甚至曲解。这就需要我

们从文明互学互鉴、文化交流共生的角度，多渠

道、多形式地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

文化、知识文化和科学文化，以及文化背后所蕴含

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播中国文化急需有情怀、有

使命和有担当的专业人才，而培养具有政治素养、

格局素养、学科素养、媒介素养、人文素养、科技

素养和实践素养的跨文化传播人才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多学科协同、校内外合作、国内外携手，

才能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跨文化传播人才，而实现

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建设。限于篇幅，笔

者将另文讨论教师队伍建设、核心素养培育的路径

和方法。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博览群书，深入实

践，不失为提高核心素养的基本方法，这对于学生

如此，对教师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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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re Literac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ors

PENG Qinglong

Abstract: Core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Focusing on teachability, learnability, and transferability, 

it connects and interacts with static and abstract qualities. Research on core literacy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provides reference to the 

exploration of core lite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In the light of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core literac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ors should be composed of firm political literacy, broad visionary literacy, solid 

disciplinary literacy, integrative communicative literacy, profound humanities literacy, enabling technological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literacy.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political literacy serves the whol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mmunicative literacy is the key, yet it is also a problematic shortcoming in education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or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hrough systematic core literacy edu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ors can become strong believers of socialistic 

core values, active communicato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novative pioneers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quality; core literacy;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or; 

moral education


